
3100年前至2500年前，太湖流域曾经存在过
一个王国，叫勾吴。勾吴王国存在的时间虽然只
有600多年，但遗产却极为丰富。历史有多少遗
产，就有多少谜团。

有关这个王国的典故家喻户晓，不知道出现
在多少史书、小说和剧本中。然而，历史上这一出
著名悲剧的发生地——— 吴国王都究竟在哪里，却
至今未解。

□公元前514年，在勾吴国的朝堂上，君臣们
正在商议一件大事。此次议政关系重大，因为议
政的结果将决定吴国新国都的所在地，而最终执
行并完成这一建都大业的人，叫伍子胥。

伍子胥选址建城的办法充满了中国传统的
易经色彩，后来的史书将这一办法总结为“相土
尝水、象天法地”。

因为当时的吴王叫阖闾，所以这座国都也被
称为“阖闾大城”。

史书曾明确记载了这座城市的规模，外围郭
城周长68里，中间内城47里，核心宫城12里。即便
换算成今天的计量单位，阖闾大城依然具备地市
级城市的规模，而在当时，它显然是一个庞然大
物。可惜，这座可与天地对话的城市作为吴都仅
仅存在了41年。

41年后，也就是公元前473年，春秋时代进入
尾声。

后来的史书统计说，整个春秋时期的军事行
动累计达到480多次，被杀掉的国君有36人，被灭
的国家有52个。以上三个统计数字里，都不约而
同地涵盖了公元前473年发生在吴国的一场历史
事件。

公元前473年秋天，越国人发起了对吴国复
仇的最后一战，11月27日，他们攻破吴国都城。最
后一代吴王，阖闾的儿子夫差，则用一把青铜剑
结束了自己复杂的一生。

从夫差的死开始，中国历史少了一个几度辉
煌的王国，却多了一座谜一样的城市——— 吴都。

□吴人的故事直到今天还总是活在我们的
嘴边，活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然而奇怪的是，有
关他们故事的发生地，那个只存在了41年的吴
都，《史记》以及所有的先秦史书都没有记载其确
切的位置。

吴都被史书遗忘，就是从这里开始，接下来
的几百年，吴都的占有者越国被楚国所灭，此后
秦又灭楚，汉再取代了秦。古代战争的焦点问题
就是城的攻防问题，在这二三百年间，吴都不断
地被战争所侵蚀，也在不断地被淡忘。

多少年以后，当“苏州”这个地名再度成为中
国历史上一个相当高端的经济符号、文化符号
后，吴都的岁月印痕更是自然而然地融入在了苏
州这座名城之内。自唐代以后几乎所有的苏州地
方志几乎都认定吴都的旧址就是现在的苏州老
城区，而且从未被怀疑。

然而，吴都真的就在今天的苏州老城区内
吗？

宋代的苏州地方志虽然也认为吴都就在苏
州城内，可是偏偏还提及了一句“民间有流言说
吴都在馆娃宫侧”，这些宋代的民间流言又是出

自哪里，难道吴都真的另有其址？
考古学界开始质疑这一历史谜团。
中科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副主任徐良高介

绍：实际上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质疑，就是因为在
现在苏州城范围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显示有早期的，比如说春秋时期的城墙遗址。

□2010年春天，由徐良高担任领队的一场大规
模考古发掘正在展开，此次考古由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和苏州考古研究所共同担纲，拟定
的第一轮发掘计划就长达５年。发掘地点将围绕苏
州市的郊外，在以木渎镇为中心的一大片山间平
地内。

在此之前，同等规模的城市考古还从未在中
国东南部的城市出现过。对于考古来说，规模越
大，意味着期待程度越高。那这一次，考古专家们
的期待又是什么呢？

在苏州藏书镇五峰村考古现场，发掘对象是
一段高2米左右、长达1000多米的土墩。据考古人员
统计，类似这样的土墩另外还有两百多处。从卫星
图上看，这些土墩虽然断断续续，却似乎保持着一
个统一的走向，这些特征已经足以让徐良高做出
一个基本判断，或许这正是在苏州老城区内从未
找到的城墙遗址。

与此同时，就在土墩的同一侧，另一条重要线
索也逐渐显露，考古队探测到了含水量很高的地
下淤泥层，显示了这里曾经有过河道。

河道的出现为城墙的判定提供了另一个依
据。

因为如果土墩是城墙的话，那这条河道就正
好是护城河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挖掘，土墩横截面的大致形
态已经浮出水面，典型的古代南方土城墙。

随着挖掘地深入，土墩内陆续出现了包含物。
几块表面印有明显印纹的棕红色陶片，让在场的所
有考古队员都如获至宝，在苏州考古所的张照根眼
里，这些陶片正是历史上某一个时代的特殊符号。

经过专家对陶片的判断，年代应该在春秋晚
期。这跟吴国在苏州这一段历史正好是吻合的，这
非常重要。

虽然考古学家们知道，要想最终确定一座城
市的所在，仅仅一段城墙还远远不够，但无论如
何，即便是这些历史的碎片，已经足够从科学的角
度向2500年后的我们透露出了一座春秋时代城市
的蛛丝马迹。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振奋的成果。

□就在今天木渎考古现场几公里以外，有一
个名为严山的小土坡，1986年的一次意外发现也
曾经让整个考古界怦然心动。

当时出土了一批苏州考古史上前所未见的精
美玉器，共402件，其数量之多，仅次于殷墟妇好
墓；而制作之精，规格之高，又远远超过妇好墓。

时任苏州市吴中区文管会主任的张志新介
绍：通过玉器上的纹饰来断代，应该是春秋晚期的
东西，主要纹饰一个是蟠魑纹，另外还有就是吴国
纹饰中比较多的鸟类纹饰。

据张志新回忆，玉器出土的时候，集中埋藏在
一个离地表仅1米多深的坑里，而且周围既没有青
铜器，也没有陶器。

以这批玉器的规格之高、数量之多，考古学家
们分析，它们的主人除了某位吴王外，应该不会再
有其他可能。

那么，这是哪位吴王的玉器，又怎么会跑到这
荒郊野外来呢？

让我们再次回到公元前473年，那场让吴国灭
亡的战争。

据《越绝书》记载，当吴王夫差最后突围而出，
曾跑到一个叫余杭山的地方，越国军队在此将夫
差团团围困。

史料上所记载的余杭山，距发现这批文物的
严山仅1 . 5公里。

张志新认为：这批玉器很有可能是吴王夫差
随身携带的宝物，当他走投无路时，为了避免落入
敌国之手，就在仓促间将之埋藏于地下。

而在另一本记述这段历史的典籍《吴越春秋》
中却说，夫差自杀后，勾践命自己的士兵将夫差土
葬，地点也正是在余杭山。从这批玉器出土的土坑
既小又浅来看，似乎也符合当时那种环境。亡国之
君，当然不可能再享受高大巍峨的王陵，将一批玉
器陪葬，也许是越王勾践多少顾及了夫差作为一
个君王的颜面吧。

无论这批玉器是出于何种原因埋藏在这里，
但它们是吴国的王室国宝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独特的埋藏地，恰恰证明了一段国破家亡的历史。

□距离藏书镇五峰村以南约6公里的胥口镇
新峰村，另一支考古队同时也在进行发掘，与五峰
村一样，这里的考古现场也有两处城墙，经考古学
家认定，这两处城墙的年代也是春秋。

然而奇怪的是，在这里，伴随城墙一同发现的
古河道的位置却大不相同，随着挖掘探沟一米一
米地延伸，考古队员发现，这条古河道竟然是从这
两段城墙中间穿过的，并在穿过城墙后立即拐了
一个九十度的弯。

接下来，古河道淤泥层内陆续出土了几件关
键文物，一支青铜箭簇、一块瓦片以及几块木构
件。在木构件的两端，还凿有两处方形孔。考古专
家初步判断，这两处方形孔很有可能就是中国木
结构建筑中的榫卯结构。而这块瓦片，专家判断应
该是用于高等级建筑。

考古专家已经有了一个基本判断——— 这里很
有可能曾是一座防守功能突出的水城门。

公元前473年11月27日，吴都将在这一天被攻
破。

夫差有一万个理由杀掉一个来自越国的女
人，可结果，还是把她安然无恙地留在了王宫里。
这个女人就是西施。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场耐人寻味的诀别，史料
的缺失使我们无法想象诀别的过程，我们只能从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铜盉上去寻找线
索。

这件青铜盉上有一段铭文：“吴王夫差吾
金铸女子之器，吉”，在春秋时代，金不是指黄
金，而是青铜。这段铭文的意思是：吴王夫差
选用青铜为一位女子铸器，吉利。

专家们推断，铭文中的这个女子很有可
能就是西施，而且，最后的那个“吉”字也很让
人玩味。

如果我们抛弃诸多笼罩在这一桩从一开
始就潜伏着阴谋的爱情身上的政治因素，也
许我们可以在这件跨越了2500年时光的青铜
器上，看到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的一片痴情。

吴人称女子为“娃”，吴王夫差专为西施
修建的宫殿，则被称为“馆娃宫”。考古学家预
测，昔日的馆娃宫，很有可能就在今天位于苏
州市南郊的灵岩山，2500年前，夫差不惜耗费
大量人力和财力，在馆娃宫附近建成了一座
高300丈、宽80丈的巨大高台——— 姑苏台。站
在姑苏台上，据说周围300里范围内的景色都
能尽收眼底。台上楼台亭阁、假山鱼池，气魄
非凡。

当年用的木材都是从太湖走水路运送，
因往来舟船太多，以至造成“木塞于渎”，今天
的木渎镇就是由此而得名。

如今，灵岩山的寺院内，还有玩花池、玩
月池、琴台等地名，据说就是夫差与西施赏
花、抚琴的地方。

夫差曾专门用木板铺了一条走廊，木板
下面再铺设陶缸。每当西施在长廊上翩跹起
舞时，木屐踩出的声音，通过木板下陶缸的回
声，有节奏地传来，清脆悦耳，夫差如痴似醉，
他把西施的舞蹈称之为“响屐舞”，把这条长
廊命名为“响屐廊”。

公元前473年的往事早已演化成无数的
文字和传说，而为了追寻这段往事的考古工
作则依然在进行。

徐良高介绍：我们知道了它的北城墙、南
城墙，然后也找到了它的西城墙、东城墙的线
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获。

因为一座城池首先就是城墙的发现，先
把四边确定下来，构成一个空间，这样就便于
和历史上记载的吴大城的规模进行准确的比
对。

不管这座挖掘中的城市究竟是不是由阖
闾、伍子胥肇建的吴王都。但无论如何有一点
可以肯定，这座地下之城一定与不远处的苏
州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考古既是在寻找一座地下之城的本来面
貌，更是在寻找一座地上之城的文明脐血。而
这段脐血的发端更是早在3100年前，吴人从何
而来，他们如何建立起自己的国家，除了夫差
以外，还有多少鲜活的吴人隐藏在历史的深
处，他们搅动了怎样的历史风云？他们或雄魄
或飘逸的身影，曾经在哪里闪现，又在哪里湮
灭？时至今日，除了吴都之外，还有多少有关吴
国的谜团没有解开，一个上古时代的王国究
竟有哪些具有强大穿透力的遗
产，至今还在影响我们的生活。

傅欣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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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彭辉
本报通讯员 刘国贤 于晓

在纪念建党90周年之际，由真实历史事件改
编的电影《马石山十勇士》在中央电视台以及多家
卫视频道反复播出。胶东军民对决日本侵略者的
英勇事迹、人民子弟兵誓死保护群众的壮举，再一
次引起人们的无尽感怀。

1942年冬天，10名战士本已突破日军的包围
圈，但看着身后被困的上千名群众，实在无法迈开
继续撤退的脚步。10名战士三次返回日军包围圈，
成功转移千余名被围群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著名作家峻青同志
脱险后含着激动的泪水写下《马石山上》这篇历史
证言。1954年改写成小说，收入《峻青小说选》。作
者在序言中特意声明：“这是我亲身经历亲眼目睹
的真实事件”。

“救不出被困群众，
我们算什么八路军？”

1942年11月，侵华日军对山东胶东抗日根据
地展开了惨无人道的“拉网扫荡”，企图一举将驻
扎在胶东的八路军主力“吞噬”。

11月23日，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
宁次率两万日军从莱阳、栖霞、福山、海阳、牟平等
地一起出动，向绵延数十里的马石山方向围拢。胶
东八路军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成功转移，丧心
病狂的敌人将上千名群众围困在网内。

被围困的群众大多是手无寸铁的老人、妇女
和孩子。面对在拉网式搜捕中“连鸟也要击毙”的
残暴日军，群众在惊恐中从四面八方互相搀扶着
退往马石山寻找藏身之处。此时，随着日军不断地

“收网”，包围圈也在慢慢地缩紧，被困群众都明
白，这样下去的唯一结果就是被可恨的日寇凌辱
和虐杀。

此时，一个由10名战士组成的战斗班正准备
趁敌人短暂休整时突围，他们攀登上山岩后，回头
看到了被困群众。“父老乡亲被困了，怎么办？”班
长王殿元停下脚步问。“救不出被困的群众，我们
算什么八路军？就是拼上性命也要带群众突围！”
战士们几乎是异口同声。

“指望着你们打鬼子呢，赶紧突围，晚了就冲
不出去了！”当10名战士折身来到被困的人群中
时，群众也异口同声地说。一位姓宋的老大娘把两
个七八岁的孩子送到班长王殿元面前说：“别让俺
们这些打仗使不上劲的人拖累你们，你们赶紧趁
天擦黑走吧。把这两个孩子带上，他们是烈士的后
代，绝不能落到日本鬼子手里。”

班长王殿元经过侦察判断，日军在明天一早
“收网”的可能性极大，当天晚上是最后的突围时
机。趁着天黑，和战友们蹲在石岩上研究出了带领

群众突围的方案。王殿元摸黑前去探路，其他战士
分头把群众带到一处隐蔽的小山沟里，作突围前
的准备。

三次往返救出千余群众，
绝境中与敌人同归于尽

11月24日凌晨，山下的枪声停了下来，叫嚣了
一天的日军在山下燃起一处处火堆，又困又乏的
他们围火而坐，席地而睡，准备明天进行更加疯狂
的扫荡。

这是最好的突围时机，王殿元立即带3名战士
分别越过山脊，借着火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
几处哨兵干掉，并趁机用刺刀将零散的几处火堆
旁的敌人刺死，在包围圈上撕开了几个口子。随
后，他们带领紧跟上来的群众分别从这几条突围
口有序地撤离，一个个黑影瞬间消失在茫茫夜幕
中，奔向安全地带。

就在10名战士准备撤离的时候，一位老大爷
跑上前说：“俺老伴和儿媳妇带着孩子还在里面，
估计是跟邻村的人还没撤出来！”还没等老大爷把
话说完，王殿元就带领战士回头向马石山奔去。返
回的路上，正好遇到100多名群众。王殿元把全班
分成3组，两组继续搜救在围困中走散的群众，自
己和两名战士带着100多名群众向刚刚打开的“突
破口”方向撤离。群众成功突围后，王殿元带着战
士第二次返回包围圈。

凌晨4点左右，大队敌人发现了正在撤离的群
众，罪恶的子弹不断射过来。战士们借助一处小土
堆，一起阻挡着敌人的火力，掩护群众撤离。经过
近半个小时的交锋，天亮前搜集到的群众也都安
全撤退。一名战士英勇牺牲，多名战士负伤。

正当王殿元准备带着战士们撤离的时候，一
个小女孩跑到他的跟前说：“西南面的山沟里还有

好多人呢！”王殿元带着8名战士第三次返回包围
圈。刚和山沟里的群众会合，山腰上的日军就发觉
了。气急败坏的敌人倾巢而动，几架飞机也在空中
配合收网，又有3名战友牺牲。为了牵引敌人的兵
力，使被围困的群众有更多的机会冲出虎口，王殿
元带领5名战士相互搀扶着走向马石山主峰。6人
依靠山体掩护，和敌人相持了一个上午，期间不断
有战士受伤牺牲。在敌人冲到山顶的最后时刻，王
殿元和坚持到最后的两名战士一起拉响了最后一
颗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日军同归于尽。

十勇士身份存疑，
无碍光辉永驻史册

“十勇士”为人民慷慨赴死，事迹足以彪炳千
秋，其英雄事迹也一直被革命老区人民称颂和缅
怀。但直到今天，“十勇士班”的确切番号仍然是个
疑问。引发疑问的焦点集中在，两个英雄战斗群体
的指挥者同名同姓。

党史研究者指出，1942年11月，胶东区公安局
警卫连政治指导员王殿元和公安局第三科科长唐
次(慈)带领警卫连三排组成近20人的小分队在马
石山南麓地区与群众一起反扫荡，这支小分队竭
尽全力掩护群众突围，最终全部牺牲。而部分被救
群众在回忆录中称，“十勇士”是去东海区执行任
务回来时被包围在马石山的八路军5旅13团3营7
连2排6班战士，班长的名字也叫王殿元。

乳山市党史志办公室出版的红色文化典藏
《巍巍马石山》中记载：战斗结束后，群众在马石山
的平顶松下找到了三位烈士的遗体，由于恼羞成
怒的敌人对烈士遗物进行了破坏，现场的遗留物
品无法证明烈士的部队番号。

不管“十勇士”是主力部队还是地方警卫，在
革命老区群众的心中，他们有一个共同光辉的名

字：“马石山十勇士”。
对马石山十勇士轮回拼杀护民众、舍身取义

建奇功的英雄事迹，革命老区的群众永远铭记于
心。敌人撤退后，群众从疏散地返回，沿途各村都
在传颂十勇士催人泪下的英雄事迹，当地民兵还提
出了“向十勇士学习”的口号。后来，军区司令员许世
友听到乡亲们的含泪诉说后，指示文工团编排了剧
目《马石山上》，向部队指战员、医院伤病员及各村群
众巡回演出30多场。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和3野第27
军也分别在本部队中号召开展向“马石山十勇士”
学习的活动。十勇士”的事迹也一直被群众口碑相
传，十勇士的精神更被革命老区弘扬和传承。

著名作家峻青同志当时在海阳县担任文教工
作。在危难时刻，他和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及小学教
员十多人，巧遇十勇士正在率领第三批群众向西
突围，当即随队同行。峻青同志回忆说：我是跟在
那位大个子机枪手身后突围的，当时没有问他姓
名，至今我还记得他一再提醒大家的话 “紧紧跟
上不要掉队！”“保持肃静不要惊动敌人！”分手时
我也在场，耳闻目睹了十勇士不顾个人安危坚持
返回救人的感人情景。

华东一级人民英雄辛殿良，当时是海阳县粟
子沟村的青年民兵。这位历史见证人刻骨铭心的
回忆，再现了十勇士组织群众突围的历史场景：

“当晚，我们与锁子前村的一百多名乡亲都被包围
在马石山上，正在走投无路时，一个班的战士在组
织大家突围。这个班共十人，分成三个小组，分头
联络失散在山间的乡亲，按行政村组织起来，扶老
携幼便于互相照顾，由村干部或民兵带队。在十勇
士的率领掩护下，大家一批一批地闯出火网。”在
十勇士精神的感召下，辛殿良同志报名参军，英勇
作战，屡立战功。他经常对战士说的话就是：“没有
十勇士，就没有我辛殿良。”

■ 往事回眸·红旗飘飘┩刀蹬

马石山十勇士 □ 彭辉 刘国贤 整理

1942年，敌后抗战正处在最艰苦的困难
时期，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更加频
繁的“大扫荡”。一年内，日军千人以上的
“大扫荡”就达40多次。胶东半岛由于其独
特的战略位置，一直被日军作为往来海上与
华北之间的重要通道和重要补给基地之一，
因此更是日军频繁进犯的重要目标。在多次
的“大扫荡”中，尤以1942年冬的“大扫
荡”最为残酷。

位于乳山市境内的马石山，主峰海拔高
467 . 4米，山势蜿蜒险峻，岭长谷深，是当
时胶东重要的抗日根据地。胶东军区的指挥
机关、区党委、行政主任公署等党政机关和
群众团体常驻在马石山的周边各村，马石山
因此成为日军扫荡的主要目标。

1942年11月17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
官冈村宁次纠集了青岛、烟台等地的日军数
万人、汽车数百辆、飞机数十架、舰艇20余
艘，在其亲自部署和指挥下，向马石山附近
围拢，开始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前所未
有的冬季“大扫荡”。在飞机、军舰的配合
下，日伪军以密集的队形拉网合围，并采取
“梳篦”战术：白天无山不搜，无村不梳，
连荒山野寺、小土地庙也不漏过；晚上，野
地宿营，在各个要道、山口拉上铁蒺藜，挂
上铃铛，每隔三五十步燃火一堆。敌人得意
地夸口说：“只要进入合围圈内，天上飞的
小鸟要挨三枪，地上跑的兔子要戳三刀，共
产党八路军插翅难逃。”

英雄的抗日军民同敌人展开了英勇斗
争，驻在马石山附近的党政军机关和兵工
厂、医院等巧妙破“网”，顺利转移。当日
军扑到马石山时，才发现胶东军区和第五旅
的主力部队和近三分之二的群众都已转移，
于是开始围追堵杀。到11月24日敌人收网于
马石山时，被围在圈内的群众仍达数千人，
还有部分地方干部、八路军的伤病员以及少
数与大部队失掉联系的战士。日军攻占马石
山后，向平民百姓举起血腥屠刀，先后抓捕
了503名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了惨绝人寰
的大屠杀，老弱妇孺无一幸免，制造了骇人
听闻的“马石山惨案”。

在抗日军民的英勇抗击下，日军费尽心
机部署的历时40天拉网合围“扫荡”最终被
彻底粉碎了，日寇妄图消灭我胶东党政机关
及主力部队的阴谋彻底破产。当然，胶东抗
日军民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1943年1月25
日，胶东行政主任公署为在马石山惨案中殉
难的英雄军民树碑纪念。1970年10月，乳山
县人民政府在马石山修建了烈士陵园，把马
石山战斗遗址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让人民永远记住日寇在马石山区犯下的滔天
罪行，缅怀为人民英勇牺牲的先烈。

·相关链接·

马石山惨案

探秘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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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记载阖闾大城周长68里，在当时显然是一个庞然大物 出土的严山玉器 吴王夫差为西施铸造的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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